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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杭州正在成为一个新的

造梦之城，作为这波归国潮

中的一员，记者面对面专访

了徐贻芳。

2002 年，她进入西北

大学上商学院，2004 年毕

业 后 进 入 Capital One

（美国第一资本投资国际集

团。记者注）。在国外工作

11 年之后，她选择回国，现

任芝麻信用行业分析总监。

面前的徐贻芳，一头齐

耳短发，穿着柔软的针织衫，

语速有点快，但语气并不强

硬，一点也没有美剧里精明

能干的职场精英范儿。面对

记者，徐贻芳并不是一个自

带话题又充满故事性的采访

对象。但听她娓娓道来，你

或许多少能体会，为什么那

么多已经在国外职场站稳了

一席之地的精英们会回国，

愿意在已不青春的年纪，冒

一次青春的险。

海归们有怎样的小目标，现实生活中又遇到哪些纠结

对话海归：我到杭州这一年
下决心
愿意尝试新事物的态度
国内要比国外更大胆

记者（以下简称“记”）：国外工作 11 年，在一切都在走向

稳定的时候，你为什么选择回国？

徐贻芳（以下简称“徐”）：你的问题就是我的答案，因为太

稳定了。Capital One在美国东岸，相当于银行业的西点军

校，跳槽的机会很多。这几年我的朋友当中（跳槽）去其他银

行的不少，回国的也多，还有自己创业的。

还有一件事情非常触动我。有一家大型银行（加拿大排

名前三的银行）希望对目前比较传统的经营方式做一些改变，

我们就在整个零售渠道和结构上做了一个很大的策略上的调

整，这个项目当时是我负责操作。项目做好后，他们想雇佣一

个 VP 级的管理人员，我就去面试了。就在基本谈妥的时候

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们没有那么激进”，他们的整个战略和文

化上都非常的保守。这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在美国，Capi-

tal One是一家数据驱动走在前面的公司，要去看其他银行

的运作，可能都达不到那个状态。

记：那次“夭折”的跳槽经历促使你决心回国？

徐：那时候我就开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哪里比较合

适？看了一些美国西岸的职位，同时也看了一些国内的公司，

在反复权衡当中。后来想，反正也要动了嘛，干脆动次大的。

国内的话，从愿意尝试新事物的态度上来看，尤其是在金融行

业，比美国（公司）的步伐迈得还更快。

来杭州
全家有共识
会在杭州待上几年

记：这么干脆，一下子从华盛顿跳到杭州了？

徐：也没那么干脆。一开始我是一个人回来的，因为我女

儿才 5 岁多嘛，在上幼儿园，我老公在美国还有工作，都不是

说走就能走的。其实这个过程中我还是抱着想（回国）来试试

看的心态。

记：说服你老公放弃美国的工作跟你来中国有难度吗？

徐：有啊，太纠结了！因为他工作的领域比较窄，而且又

是偏创作型的，况且他还不会讲中文。如果放弃原工作，从经

济上来说损失也比较大。也有争吵，很多时候。（笑）一开始，

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看我，大概待 10 天左右，然后我们晚

饭后在小花园散步的时候就会讨论，很激烈地讨论。

记：你在国内的家人认同你回国的决定吗？

徐：他们反而不太支持我回国。我父母就说，女孩子不应

该这么辛苦，安安稳稳最好。

记：你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徐：对我们三个人的小家庭来说也是一种经历吧，我们达

成了共识，肯定会在这儿待上几年再说。

新生活
想把小红旗
插遍杭州每一座山峰

记：之前回国的朋友没有跟你传递这些信息吗？

徐：说了需要花一段时间去适应，我也问过为什么，因为

我们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以后出国的，对国内生活环境应该

很熟悉才对，结果确实是花了一点时间重新适应。

我之前习惯的工作节奏是，每天5点多下班，回家照顾孩

子，然后晚上 8 点多孩子睡了，再打开电脑工作两三个小时。

大家觉得国外工作时间短，其实从时长来说也不短，但我会有

一点时间可以留给家人。现在反而我需要花更多时间跟团队

成员在一起，一起吃吃饭、喝喝咖啡，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特

别是刚入职的时候。国内的工作交际很多时候是先谈感情再

谈工作的，国外会更直接一些。

记：你怎么来处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

徐：如果我说用阿姨来平衡会不会不太好啊？

记：这很现实。很多时候不得不这么处理，才能挤出一点

空来。

徐：对啊。幸好我老公还比较体谅。只要不工作，我把

所有时间都用来跟家人在一起。杭州自然环境还不错啊，

我们周末都会去爬爬山，带上一天的干粮，野餐。我们定了

一个家庭计划，要去弄一张大杭州地图，然后去过哪座山峰

就贴一面小红旗。北高峰、南高峰、万松书院⋯⋯我们都已

经去过了。

小目标
同行会羡慕我
因为我们或许正在引领一个行业的发展

记：会有外国人向你咨询中国的工作情况吗？

徐：他们会好奇我们在做什么样的项目，什么类型的产

品，我们会有一些工作内容上的交流，但具体的工作机会上交

流不多。

他们也会羡慕我，因为我现在的工作会有很多独创性的

内容，有得天独厚的数据资源，我们甚至是在引领一个行业的

发展。

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对金融公司所从事的领域限定

非常非常的多。

比如我们 2011 年的时候就想改变传统银行刻板的服务

模式，比如布置得像咖啡馆一样，能一边喝咖啡一边谈投资。

结果还没开始就被叫停了，监管部门的理由是，作为金融公司

你不能提供餐饮服务，咖啡是白给的都不行。

记：从现阶段来讲，你觉得当初回国所想要达到的目标实

现了吗？

徐：一半一半吧。因为当时回来就是觉得国内企业更愿

意尝试新事物、接受新挑战，但工作方式上还是有很大的不

同，我自己也在不断调整。

至于目标，现在还在努力过程中。另外一个感触比较深

的是，我现在做的工作很多时候还需要跟周围的同事、朋友

“传道布业”，去宣讲数据驱动金融的理念。这是我之前没有

想到的。

记：如果有年轻人向你咨询是否回国工作，你会给什么样

的建议？

徐：我会建议他们想清楚回国的目的是什么，只有把目的

想得非常清楚，你的决定才不容易被动摇。我碰到过一些，在

国外工作了很长时间的朋友，觉得回国薪水更高、工作比较容

易，但如果抱着这样想法的话，我不建议回国，因为你的投入

产出是不成正比的。没有一个地方是赚钱比较容易的，国内

也不会有。

本报记者 詹丽华

2012年，海归人数相当于之前

29年的总和。

截至2014年，中国留学回国

累计总人数达180.96万，占出国

留学累计总人数的51.4%。这是

归国人数首度超出留在国外人数。

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底，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

计已达404.21万人，其中 221.86

万人选择回国。

徐 贻 芳 坦 言

回 国 的 她 在

不 少 方 面 都

有些纠结。

（受访者供图）

CFP供图


